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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打电话给我了，语速很

快，口气有点儿不悦，这使我
感到意外，“小华，那挂项链
是不是你送给我的？昨晚我回
家拿东西，妈说是你送的。”
“是呀！你不喜欢？”
“不是不喜欢，但是你为

什么当妈的面送，你不好亲自
给我吗？难道你想在妈面前向
我求婚？我的大经理，要知道
妈管我管得很严的呀！”
“如果不交给你妈，你妈

早晚要看到，你怎么解释这样
贵重的东西从哪儿来的呢？”
“可……”怡一时语塞，

只能听到话筒里传来急促的
呼吸声，“可是，当然你说得
也对，不过你应该先告诉我
一声，让我有一个准备，我以
为妈知道了我们的事，差点
儿讲出我俩的关系。现在想
想好害怕。”

我也吓了一跳，“你没说
什么吧？”
“我能说什么，我极力掩

饰自己的慌张。喂，你怎么给妈
也买了一份，从哪儿买的呀？”

天哪，萍姐会不会说我俩

出去的事，或者透露了我与她
的特殊关系，这可要出乱子
的，“喂，怡，妈没说什么吧？”
“没说什么，她只说是你送

来的，其他什么也没说，不过我

总觉得怪怪的，你为什么给妈
买一挂，而且比我的还好看？”

一块石头落了地，看来
萍姐没有透露苏州、上海之
行的秘密，“怡，你的妈，不
就是我的丈母娘，对丈母娘
我不能孝敬孝敬吗？”

“去你的，脸皮真厚，现
在就称丈母娘了，八字还没
一撇呢，行啦，我要上课了，
明天上午准时接我。”
“好，一定。”话音刚落，手

机里传来“嘟嘟嘟”的声音，对

方已关机，我拿着手机愣在那
儿，脑海里如一片乱麻。

就这样，我巧妙地和两
个女人周旋着，昔日的内疚
之情负罪之情渐渐消失了，
有的是一种感受，一种透明
的心理感受。至于以后怎么
办，是否会选择其中之一作
为妻子，压根儿就没有再考

虑过，在我看来婚姻只不过
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在今天，
根本没有必要固守这一形
式，爱情不过是一个流程，一
种感觉，没有必要去弄出个
什么结果来。

怡经常晚上发短消息，
一般在十点半以后，据她说

那是晚上宿舍熄灯的时间，
那时她就钻在被窝里发短消
息，发个没完没了，我知道这
发短消息特别费时间，所以
白天一律不发短消息，到了
晚上躺在床上发发短消息，
倒别有一番情趣。

萍姐有时也发一些短消
息，但很简洁，除了时代差
异，没有怡这一代人的开放
浪漫，更多的是体现了萍姐
对情感的真挚、单一与执著，
那短消息的用语很庄重。她
喜欢通话，常常是九点半左

右，她便打电话给我，语调很
柔和，问我公司里的经营情
况，关照我要注意身体，末了
总是用极其甜美低沉的话告
诉我，说她老睡不着，好寂
寞，常常流眼泪，我只是好言
相劝，说会经常去看她，至少

星期三会去的，说着说着，有
时也陪着流几滴眼泪。想想
萍姐一人住在小阁楼里，到
了晚上，寒风四起时，肯定会
感到无比的寂寞。

不过，一旦怡来了短消
息，自己的心境旋即大变，木

屋、木墙、木床茫然无存，有
的是明丽的现代公路和玻璃
贴面、不锈钢包柱的现代馆
舍，展现在眼前的是扭动身
躯、发型前卫、穿着露脐裤的
靓丽的女性，心律从宁静、安
详转化为骚动振荡，整个细

胞活跃起来，沉浸在青春躁
动的弦律中。

我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
两种心境，总之，躺在暖暖的
被窝里，翻动身躯，感受水床
皮粒面的温暖挤压，听到那
抖动的水珠声时，我感到一

种十分充实的、身心舒展的
惬意，“需要，我都需要”，这
种心灵上的触动是我昔日的
生活中从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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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进来的是小卖部

的卖货的。四十大几年纪，驼
背、伛瘦。一再让坐竟不肯坐。
头不知抬不起来，还是不肯
抬。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细
看两腿果然在抖。
“不怕不怕，你慢慢讲慢

慢讲，有啥就说啥，领导只是了

解情况，不是办案子。”仍然不
断冒汗的村长竟也安慰起驼背
来。驼背听他这么一讲，反倒抖
得更厉害。大伙见他那样子，于
是就无人再催，只等他说。

也不知过了多久，驼背终
于说起来。好在口齿还算清

楚，也不须翻译，不过也就几
句话。他说狗子用枪打人是从
昨天下午的事开始闹起来的。
大约就是下午三点来钟的样
子。狗子脸色通红通红的，摇
摇晃晃，一脸怒色地走进小卖
部来，开口就大骂一气，“一

瞅就觉得那家伙是喝多了。”
骂了一阵子，就要买饮料。恰
好当时就没饮料了。“真的全
卖光了，还没进货。”狗子一
听没饮料，就不相信，又接着
大骂起来。“骂的那些话就没
法进耳朵，咋就能骂出口来。

流里流气的，就像电视机里的
大流氓。”他醉了，谁也不敢
还口，就由他骂。没想到那家
伙越骂越凶，见没人理他，到
后来就动起手来。“一把就掐
住了我这儿。”驼背指着自己
的胸口，然后剥开自己的衣

服，让一圈的人看。那瘦骨嶙
峋的胸脯上，果然就显出一漂
红来。“别看那家伙干瘦干瘦
的，又是个瘸子，劲儿大着哩。
那手就像把钳子，能把人掐
死！差点儿没把我从柜台里揪
出来！”驼背说他当时就疼得

大喊大叫起来。于是就有人去
喊四兄弟。四兄弟来了才把狗
子拉开。“那家伙真不是个好

东西，又骂起人家四兄弟
来。”于是就吵了起来。那会

儿人越来越多，就把他挤到了
一旁。驼背说他当时也疼坏
了，憋坏了，也给吓懵了。见当
时那样子，就走开了。再后来
的事，就一概不知了。

窑洞里死静死静，好一阵
子也没人说什么。末了，还是村

长问道：“再想想，看还有不？”
“想不起来，就这了。”
于是村长瞅瞅乡长，又瞅

瞅县长，又瞅瞅书记，然后又
瞅住乡长：“下一个吧？”

乡长回过脸去，瞅着书记

和县长。老王见他们瞅来瞅
去，心里就有些着急，赶紧就

瞅老所长。老所长头低着，只
是抽烟。眼看着没人吱声，驼
背就准备走了。老所长突然问
了起来：“那狗子来小卖部就
只买饮料么？”
“……是呀。”驼背一愣，

“就只要饮料。”

“小卖部当时怎么就会
没饮料了？”
“就没进货么。他又要的

多。一次就是一箱子。”
“你们平时是不是等货

卖光了才进货？”
“进……进货的事就不

归我管，是四兄弟管着的。我
们就只管卖。一般都是一边进
货一边卖，不过，也不一定的
……这要看情况的。”
“你说那狗子是喝醉了，

是看上去喝醉了，还是你闻到
酒气了？”

“……这，一看就是喝醉
了呀！脸红红的眼窝也红红
的，走路也不稳，一晃一晃的，
那就是醉了呀！”
“那狗子少条腿，当然就

走不稳，我问你是不是闻到酒
气了？”

“酒气！哎呀，那会儿真
是吓得要死，啥也顾不得了，
怎会闻到酒气！”
“你说那家伙揪住你的

胸口朝你大骂，你回忆回忆，
到底闻到了没有？”
“当时……把我掐成那样

子，气都喘不上来，眼看都要憋
死啦，哪还能闻到酒气。”
“他每次来都买饮料？你问

过没有，他老是买那么多饮料干
啥？他整天就光喝饮料不喝水？”
“他没……我哪晓得呀！

谁敢问呀，我不晓得，真的不晓

得呀！我说的都是真的哇
……”驼背突然蹲下身去，放
声大哭。窑洞里顿时嗡嗡作响。
窑洞里的人不禁都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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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辈子流过三次眼

泪。一次是为了他的姐姐，也
就是我们的姑姑。第二次就是
我大哥被打成“右派”的时
候。第三次是因为我大姐生
病，一夜愁白头———那次父亲
的头发真的一夜全白了。

大姐是在 1958年 “大

跃进”的时候生病的。大姐
是我们家最优秀的女孩子，
也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她是
我们家惟一一个学工的孩
子，读书又好，还有组织能
力，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担
任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学校

老师没有一个不夸奖她的。
因为全民大炼钢铁，团支书
更是在火线上，晚上要挑灯夜
战，炼不出钢铁来就不能睡
觉。大姐是个内心很要强的
人，整天绷着神经，一个月下
来，她跟父母说，自己可能吃

不消了。家里觉得一个女儿好
不容易读了大学，能不能再坚
持一两个月，等到学校放假再
回来休息看病？但就这一两个
月，把大姐熬坏了，她一个星

期一个星期地不睡觉，也不合
眼，神经越来越衰弱。

我们家子女多，母亲开
玩笑说，她是丰产不丰收，前
后一共生过十二胎，只生存
下了六个，我的正式排行是
第九，现在是老五。父母的第

一个孩子，是母亲在父亲去
日本后生下的，不久夭折；在
我二哥下面还有一个女儿，
叫三毛，漂亮得像小仙女，父
母非常喜欢，但在桂林逃难
途中，因为生病没有药，也不
幸夭折。大姐生下来后，以为

是最后一个了，便取名小小。
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儿却不幸
患病，父亲的揪心可想而知。

父亲对大姐真正是当作

宝贝来养的，母亲不止一次用
白居易的诗来形容父亲的爱

女心切：“她可是‘三千宠爱
在一身’啊！”大姐住院，父亲
几乎每天都去医院探视，得知
女儿便秘，就买上香蕉，给女
儿润肠，还特制一个本子每天
记录大姐的排便情况，次数、
干稀等。一天，父亲从医院回

来，掏出本子叙说女儿情况。
母亲冷不丁地说了这么一句：
“你比太史公还强些。”父亲
一时懵在那里，不明白母亲将
他与司马迁相提并论的缘由，

诧异地问道：“你怎么平白无
故地表扬我？”母亲幽默一

笑：“太史公写《史记》，你傅
抱石记屎（史）！”

为了治好大姐的病，父亲
有点病急乱投医，听说山东有
个名医叫刘惠民，曾经给宣传
部长陆定一和林彪都开过药
方，就请过来问诊开药，开的

是虎狼药，而且吓死人地贵，
一副药时价六千块，比现在六
十万还贵，什么犀牛角之类，
吃了不见好，反而越发加重。

大姐因为这病，从来没有
出去正式工作过，父亲心疼她，
一有空就陪大姐散步，还盯着

我们到医院去看望大姐，并鼓
励她画画，带她出去写生。

大姐的病时好时坏，她自
己清楚这一点，努力在调整自
己、适应自己。她最大的办法
就是坚持每天早晨起来画画，
作为心理排遣，时间掌握得比

我们还准确。她多画唐诗，把
东西画得很美，有层次，还不
时写下文字记下自己的感受。

父亲去世后很久，我们
都没敢告诉她，怕她受到刺
激。时间一长，她慢慢知道
了，但从不追问，每年清明上

坟，她都把头埋得很深。母亲
去世后两年，我们也没有告
诉她实情，只说母亲有病住
在医院，到第三年她就不问
了，心里洞明。前年父亲诞辰
一百周年时，我们子女为父
母做了一个合葬墓，大姐站

在墓前，长久不愿离去，仿佛
在跟父母亲说，她在努力活
着，这就是最大的孝。

二姐跟大姐相反，是个有
小姐脾气的女孩，哭起来能哭

得天翻地覆。二姐毕业于南京
艺术学院，在广西桂林工作过

一段时间，后来到香港居住，
然后又定居加拿大。现在她女
儿回国工作，她又跟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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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秘书们几乎无时不在，

她们同样是希特勒的随从，一
天24小时轮流值班。我们经
常碰到她们，但和她们的关系
仅仅停留在表面，在工作上，
我们很少需要和她们合作。即
便我承认自己与她们中的任
何一位都没有过特殊关系，但

她们对我们的态度十分谦和。
我们一起喝咖啡，谈天说地，
彬彬有礼地讨论某个无关紧
要的话题，但也仅此而已。我
从未用“你”称呼过她们。我
们的上司甘什似乎更开放。在
突击队，他与她们的关系似乎

最为密切。
乔安娜·沃尔夫资历最

老，早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
她就加入了纳粹党。我第一次
碰到她时，她已经在希特勒身
边效力了十几年。她很文静，
语气有时很和蔼，她在小组里

有点像是荣誉秘书。我和她交
谈不多。希特勒则最喜欢叫格
尔达·达拉诺夫斯基 （别名
“达拉”）和克丽斯塔·施罗
德两人做事。

我后来才知道，克丽斯
塔·施罗德也是很早就参加了

纳粹党。她是个极严肃的女
人，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言
谈举止上。达拉是希特勒最宠
爱的秘书，生长在柏林，30来
岁，说话率直，带有一种非常
容易辨别的口音，无论她在什
么地方，都能营造出一种欢快

的气氛。达拉和埃克哈德·克
里斯琴结婚后，于 1943年离
职，她丈夫是阿尔弗雷德·约
德尔将军的得力助手。后来她
又改变了主意，半年后重返岗
位。希特勒对她的离去是伤心
还是惊讶？我说不出来，我只

能肯定希特勒没能留住她。我
们中的一员如果想离开总理

府，也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后
来就看到过两三次。

达拉走后不久，特劳德
尔·汉普斯取代了她。我清楚
地记得阿尔贝特·鲍曼前来介
绍这位年轻姑娘的那一刻，刚
满 20岁的她显得疲惫不堪，
十分腼腆，而且有严重斜视。
她患有斜视症，后来在希特斯

加登一家医院得到根治。她也
很快决定嫁给我的一位好同
志，名叫汉斯·容格，是希特勒
的侍从。

不论何时何地，希特勒身

边总是跟随着一名侍从，如同
秘书一样。除汉斯·容格外，希

特勒也很依赖武装突击队成
员奥托·梅耶尔、海因兹·林格
（他是个狂妄的家伙，不太友
好，野心勃勃，希望不惜一切
代价成为我们突击队的头
目）、威廉·阿恩特（也是护卫
队的一名老兵） 以及奥古斯

特·赫尔曼（我已记不清是赫
尔曼还是巴斯曼）的服侍，赫
尔曼来得要晚些，我和他的关
系更密切。

卡尔·克劳斯是个与众不
同的同志，曾在护卫突击队服
役，多年来一直作为侍从守护

着希特勒，就像人们后来向我
描述的那样。在波兰战役期
间，希特勒第一次解除了他的
职务。当时，他俩都在前线，在
敌方领土上。克劳斯当时没有
任何防备，从一口井中取出水
并倒入希特勒的杯中。他做事

过于匆忙，事先没有核实井水
是否受到污染甚至被投毒。希
特勒很快发现，杯中的水不是
他常喝的法辛格牌矿泉水。于
是，克劳斯被派到了德国的一
支海军部队。1943年他受伤
后，希特勒重新将他召回身边

工作。这一时期，我经常碰到
他。返回后不久，他因朝希特
勒司令部食堂的一盏灯开枪
而最终被送往前线。克劳斯当
时没有喝醉，只是想证明自己
的枪法很准。

希特勒身边总是跟着不

同的医生，我说不准他是否患
了某种疾病，是否在服用某种
药物或特殊制剂。希特勒的身
体状况是绝对不能涉及的话
题。我们知道他患有胃病，但
不会知道得更多。希特勒有意
不让自己流露出有关身体状

况的任何细节。我唯一能观察
到的就是，他身边随时都有医
生，经常给他看病。


